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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犁短篇小说叙述话语的转变
3

司真真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纵观孙犁前后期小说文本 ,其叙述话语发生了巨大转变。叙述视角上 ,前期小说

采用的是全知全能式叙述视角和人物式视角的交互结合 ,后期转而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 ;

叙述时间方面 ,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省略幅度的增大、描写停顿转变为评论停顿及后

期小说的重复叙述倾向。引起孙犁小说文本叙述话语的转变有诸多复杂的原因 ,既有时代方

面的因素 ,也有作家主观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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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犁终其一生的创作中 ,小说文本所创造出

来的叙述话语有独特之处。纵观其前后期小说文

本 ,其叙述话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国著名叙事

学家热拉尔 ·热奈特将叙述话语分为叙述视角、叙

述时间和叙述距离三个方面。结合孙犁小说文本 ,

本文拟从叙述视角和叙述时间两个方面来具体阐

述。在叙述视角上 ,前期小说采用的是全知全能式

叙述视角和人物式视角的交互结合 ,后期转而采用

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 ;在叙述时间方面 ,其小说文

本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省略幅度的增大、

描写停顿转变为评论停顿及后期小说的重复叙述

的倾向。

一、全知全能式和人物视角式转变为第

一人称回顾式
叙述视角“指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所选择的

角度 ,即他以谁的眼光观察世界 ,以谁的口吻来说

话 ,以及向谁说和说谁。”[ 1 ]在第三人称小说叙述

中 ,主要有三种视角形式 :“全知全能式 ”、“人物视

角式 ”、“观察者旁观式 ”。[ 1 ]孙犁前期小说所采用

的叙述视角是混合式叙述视角 :全知全能式与人物

视角式的交互结合。而后期《芸斋小说 》从叙述人

称上来说 ,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至于第一主人公

叙述 ,一般来说都是回顾性的叙述。”[ 2 ]因此从叙述

视角方面来看 ,孙犁小说文本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从

全知全能式和人物视角式转变为第一人称回顾式。

孙犁前期短篇小说以占绝对优势的第三人称

的叙述形式塑造了众多饱满生动的妇女群像 ,这种

艺术效果可以说直接得益于叙述视角的巧妙运用 :

全知全能式和人物视角式叙述视角的交互作用。

在孙犁前期小说文本中 ,通常设置的主角是男人和

女人 ,但孙犁绝少进入男性的内心世界 ,且“他笔

下的女性并不是被男性审视 ,任凭叙述者述说的

‘他者 ’、‘听众 ’,更不是无语的‘沉默者 ’,而是

‘讲者 ’,是‘叙述人 ’。”[ 3 ]因此 ,孙犁前期文本的叙

述视角展现出更具创新意义的便是全知全能式与

女性人物式叙述视角的有效结合。如《荷花淀 》中

的景物、抗日战争的场面均是透过水生嫂及其他女

人们的眼光来表现 ,是被过滤后叙述出来的 ,避免

了血腥场面的呈现 ,缓和了其场面的紧张气氛 ,流

淌着舒缓、优美的风格与情调。叙述者通过直接引

语展示了人物内心对战争的态度 ,“打仗有什么出

奇 ,只要你不着慌 ,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

“打沉了 ,我也会浮水捞东西 ⋯⋯”[ 4 ]在她们眼里 ,

打仗就是“趴在那里放枪 ”,打捞战利品就是“浮水

捞东西 ”。这些没见过战争的农村妇女们用单纯

的眼睛过滤掉了战争血腥的场面 ,使战争也变得生

活化了。在孙犁前期小说文本中 ,这种透过女性人

物视角所进行的叙述大量存在 ,如“孩子睡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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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的是那么安静 ,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

冒起的小水泡 ,愉快的升起 ,又幸福的降落。”[ 4 ]

“她探望井里 ,井虽然深 ,但可以看见那像油一样

发光 ,像墨绸子一样微微颤抖的泉水 ⋯⋯”“和丈

夫在一块的还有一个人 ,浅花不认识 ,丈夫也没介

绍过 ⋯⋯从浅花眼里看过去 ,丈夫和这个外路人很

亲热。外路人说什么 ,丈夫很听从。”[ 4 ]孙犁这种

对叙述视角的着意选取 ,不仅突出了女性人物的性

格特征和精神面貌 ,而且对突出女性人物的地位、

身份及环境背景心灵世界也大有益处 ,使女性形象

鲜明生动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起到了事半功倍的

艺术效果。这在同时期解放区作家的同类作品中

是不多见的 ,显示了孙犁笔下女性形象的独特性存

在。即使由于叙事的需要采用全知叙述时 ,孙犁也

充分发挥全知叙述的特性 ,对女性人物的内心进行

聚焦。如“她几次想这样做 ,几次拿起那只纺线的

铁锭子 ⋯⋯她觉得都是命苦的人 ,不这样做孽 ,不

这样犯罪 ,不这样胡作非为 ,不也是活不了吗 ?”

“她有些难过 ⋯⋯她没有希望世界上有任何人心

疼她 ,惦记她 ,可是如果他也把她忘记 ,负了心 ,她

还有什么活头呢 !”[ 4 ]这种全知叙述所呈现出来的

女性人物的内心想法和文本中大量存在的女性人

物的直接引语相互作用 ,既发挥了女性自己言说的

权利 ,让女性自己表达自己 ,更有信服力 ,同时又辅

以全知叙述者的眼光 ,使人物更加饱满 ,立体可感。

在孙犁后期的《芸斋小说 》中 ,大多采用的是

第一人称回顾式叙述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

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述中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叙

事眼光。一为叙述者‘我 ’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 ,

另一为被追忆的‘我 ’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

光。”[ 2 ]《芸斋小说 》多数文本中都存在这样两种叙

事眼光 ,形成了叙述者“我 ”与人物“我 ”的双重视

角。孙犁充分运用“两者本出自一体 ”的“叙述自

我与经验自我交互作用 ”的便利 ,实现了叙述者与

人物的双重视角在文本叙述中的自如转换。如

“我的为人 ,朋友们都说是谨小慎微 ,不苟言笑的。

现在还有人这样评价 ,其实是对我不太了解之故

⋯⋯有一次 ,并从中招来大祸 ⋯⋯”“有一天 ,时值

严冬 ,我忽然想洗个澡 ,我穿上一件从来不大穿的

皮大衣 ⋯⋯正是晚上 ,有个中年人在传达室值

班。”[ 5 ]从时间状语“现在 ”、“有一次 ”、“有一天 ”、

“正是晚上 ”均可体会出叙述主体此时是叙述自

我 ,采取的是回忆性的外视角。紧接着 ,“他对着

传达室的小窗户 ,悠然地抽着旱烟 ,打量着我。他

好像认识我 ,我却实在不认识他。‘同志 ,今天有

热水吗 ?’我问 ⋯⋯”[ 5 ]叙述自我不知不觉地转换

成了经验自我 ,叙述视角转换成了“正在经历事件

时的眼光 ”,即内视角 ,因为“他好像认识我 ,我却

实在不认识他。”及直接引语的出现极为清晰地显

示了我当时的内心想法和当时的真切场景 ,表现出

视角的局部受限。“一转眼 ,就到了一九六六年

⋯⋯”[ 5 ]此时 ,叙述视角又转换为了叙述者“我 ”

“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 ”。在整个叙述行为过程

中 ,配合叙事的需要 ,叙述者“我 ”与人物“我 ”之间

不断的跳跃转换 ,既加强了现场感 ,造成身临其境

的真实体验 ,又激发了读者的兴趣和同情心。

在《芸斋小说 》中 ,这种第一人称回顾性两种

视角之间的自如转换几乎随处可见 ,具有非常深刻

的意义。这主要由于两种视角之间是有区别的 ,

“可体现出‘我 ’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

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 ,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

熟与幼稚、了解事实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的对

比。”[ 2 ]对此 ,孙犁曾经说过 :“对于人生 ,对于社

会 ,不像过去想得那么天真了。这种感情 ,在抗日

战争期间 ,没有发生 ,在解放战争期间 ,也没有发

生 ,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 ,这种感情强烈了一些。

有时候写文章 ,就控制不住。”[ 6 ]这可以从《芸斋小

说 》的众多文本的中得以印证。如“当时 ,我还很

感激 ,事到如今 ,还照顾我。若干年后 ,忽然怀疑 :

当时他可能是有想法的。他这样做 ,使群众看到 ,

在机关 ,第一个养尊处优的不是总编 ,而是我。”[ 5 ]

两个“我 ”由相互转换而展开交叉叙述与感受 ,形

成了交叉着的回忆与体验的双重叙述线索或层面。

这两重叙述线索因叙事者“我 ”“已经从故事的时

空中走出来 ”存在于“同叙述接受者共同创立的时

空里 ”[ 1 ]即文本时空里 ,人物“我 ”存在于故事时空

中 ,而形成了时空上的巨大差别 ,从而建构了两个

宽阔的时空的对话。因此 ,叙述者在文本时空与故

事时空的双向作用下 ,把两个叙述线索带入了一个

更大的话语时空 ,使它们相互叠交 ,相互作用 ,从而

历史的、立体的呈现出了人物的生命历史 ,具有引

人相互观照思索的深层意味。

二、叙事时间的转变
叙事时间极能体现叙述话语的性质。谭君强

在他的论著《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 》中指出叙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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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时序 ”、“时长 ”、“频

率 ”。其中 ,“时长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考察由故事

事件所包含的时间总量与描述这一事件的叙事文

所包容的时间总量之间的关系。”[ 7 ]指叙述速度问

题。热奈特将之分为“概要 ”、“场景 ”、“停顿 ”、

“省略 ”[ 8 ]四种类型。结合孙犁前后期文本 ,可以

发现其在叙事时间方面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 :省略幅度的增大 ;描写性停顿变为评论性停顿

及后期小说的重复叙述倾向。

1. 省略幅度的增大

省略指“相对于一定量的故事时间跨度的本

文篇幅是零。”[ 7 ]即故事时间按正常生活的流程发

展变化 ,而文本则一笔带过。在孙犁的小说文本

中 ,叙述话语常是粗线条的 ,一两句话甚至一个时

间名词便将一段时间过程的内容一笔带过 ,但对比

孙犁前后期小说 ,同样是运用省略 ,幅度却大不相

同。在孙犁前期小说文本中 ,故事时间大多比较

短 ,少的为一两天 ,如《芦花荡 》故事时间不足一天

一夜 ,《荷花淀 》、《嘱咐 》故事时间也仅是三四天或

几天 ,至于长的也只是几年的时间 ,如《钟 》。在这

较短的故事时间里 ,省略的幅度不可避免的相对很

小。如《荷花淀 》故事时间为三四天 ,其间也有不

少故事发生 ,作者有意略去了诸多情节 ,明显的省

略有“说罢 ,他就到别人家去了 ,他说回来再和父

亲谈。”“鸡叫的时候 ,水生才回来。”[ 4 ]这中间省略

了水生如何说服同伴妻子及和父亲的交谈。“女

人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 ,四个青年妇女集

在水生家里来。”时间状语“过了两天 ”的使用直接

略去了在这两天之中发生的诸多事情。总之 ,由于

文本中所包容的故事时间原本就很短 ,因此省略的

幅度也相应较小。

孙犁后期《芸斋小说 》则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它的叙述多从“文革 ”起步 ,记述文革始末和其间

的经历 ,短短的文本时间承载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

年的故事时间 ,在一定程度上 ,省略的幅度相对于

前期可谓大大地增加了。如《言戒 》从“四十年代

之末 ”开始叙述 ,短短几段叙述之后 ,“一转眼 ,就

到了一九六六年。”《还乡 》是从“十年动乱一开始 ”

叙述的 ,但第二段便跳至“但在一九七零年我算是

解放了。”时间跳跃幅度非常大 ,几年、十几年的故

事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情被一笔带过。这种对特殊

年代故事时间的大幅度省略引起的叙述速度的变

化使叙述话语产生了强大的张力 ,彰显出颇深的意

味 ;同时 ,也无疑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想象空

间 ,读者可根据自己的想象填补这省略的几年、十

几年。此外 ,大幅度省略的故事时间于文本主体所

书写文革的故事时间形成强烈对比 ,表现出孙犁迫

切希望读者感知和体验文革的强烈程度 ,反衬出人

生的短暂 ,蕴含着孙犁晚年对人生反省的全面与感

悟的深刻。

2. 描写性停顿变为评论性停顿

停顿“指的是在其中故事时间显然不移动的

情况下出现的所有叙述部分。换句话说 ,相应于一

定量本文篇幅的故事时间为零。”[ 7 ]即故事时间长

度为零 ,叙述充分展开。“在叙事本文中 ,停顿主

要涉及叙述者干预与描写。叙述者干预即故事讲

述人所发表的评论及离题话。”[ 7 ]在孙犁前后期小

说文本中 ,都存在停顿的现象 ,但也有迥然相异之

处。在他前期文本中 ,停顿大多属于描写性停顿。

孙犁前期偏喜于自然景物的描写 ,“他对描绘优美

的田园风光 ”“表现出极大兴趣 ”,“出现在他作品

中的田园风光是如此鲜明 :那绿柳环抱的村庄 ,夏

虫吟唱的瓜园 ,芦花泛白的芦苇 ,留水清冽的小河

⋯⋯”[ 9 ]正因为如此 ,马伟业曾指出他的小说具有

十分明显的“牧歌情调 ”。如“大雾笼罩着水淀 ,只

有眼前几丈远的冰道可以望见。河两岸残留的芦

苇上的霜花飒飒飘落 ,人的衣服上立时变成银白

色。”[ 4 ]“夜晚 ,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 ,呆望着这

阴森黑暗的大苇塘 ⋯⋯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

钻 ,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4 ]这些不涉及时间流程

的停顿性描写 ,或勾画出人物活动的场景 ,或营造

出某种气氛 ,叙述者的情感深深地融入其中 ,使读

者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抒情意味。

而在《芸斋小说 》中 ,叙述者的叙述流程常常

被叙述者所发表的非叙事的评论干扰打断 ,从而引

起了叙述的停顿。如“变卦 ,对英雄豪杰来说 ,有

时还有利有弊 ⋯⋯以上这些言词 ,当然都是在我将

死之年 ,对我的不稳定性格的一种诠释。”[ 5 ]“老年

人 ,回顾早年的事 ,就像清风朗月一切变得明净自

然 ⋯⋯甚至奋不顾身。”[ 5 ]“所以 ,关于晚年续弦一

事 ,我从不怨天尤人 ,认为是我的患难一生中 ,必经

的一步。我的命运注定 ,也不会有更好的一步

了。”[ 5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芸斋小说 》每一篇文

本结尾处的“芸斋主人曰 ”所包含的内容 ,亦多是

一些点题性的或借题发挥式的议论 ,它们可谓以小

见大 ,见微知著 ,作为完整文本的一部分 ,这些由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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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者所发出的对人生和社会的要旨 ,使文本呈现出

一种尖锐犀利的叙述风格。

3.《芸斋小说 》的重复叙述倾向

频率指的是“故事与叙述次数之间的比率 ”

“在讲故事中 ,为创造不同的艺术效果 ,叙述者可

以调节叙述与故事之间的比例。比如一次讲述一

次发生的事情 ,一次讲述几次发生的事情 ,几次讲

述一次发生的事情 , 几次讲述几次发生的事

情。”[ 1 ]其中 ,“几次讲述一次发生的事情 ”就是里

蒙凯南在他的论著《叙事虚构作品 :当代诗学 》里

所指出的“重复型 ”叙述频率。

在孙犁前期文本中 ,没有重复叙述的现象 ,而

在《芸斋小说 》中 ,重复叙述的话语现象则随处可

见。其实 ,在孙犁前后 ,已有诸多作家在各自不同

的文本中使用过重复叙述的话语方式。如鲁迅

《明天 》叙述者对单四嫂子的同一评论 ,《祝福 》祥

林嫂对儿子被狼咬死的重复述说 ;先锋派小说家如

余华作品中的重复叙事 ,但孙犁《芸斋小说 》中的

重复叙事与其他作家笔下的重复叙事不尽相同。

孙犁《芸斋小说 》中的重复叙述是对作家个人生活

的真实书写 ,“带有很大的自传性质 ”,
[ 6 ]其重复叙

述既发生在叙述者“我 ”身上 ,也发生在人物“我 ”

的叙述话语中 ,“表现的是叙述者对被叙述事件的

特别强调 ,突出事件的重要性 ”且又使“叙述与人

物的精神特点相联系 ”[ 1 ]
,“表现人物精神上的困

扰 ,如心理上始终被一件事所纠缠 ,不能解脱 ,致使

它在人物对话、思想以至潜意识中重复地出

现。”[ 10 ]不过 ,比较之后会发现 ,孙犁《芸斋小说 》

重复叙述大多发生在叙述者“我 ”的叙述中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强调的意味非常浓烈 ,表明作

者要求读者一而再、再而三的感受这件事情的重要

性 ,巧妙的呈现了那些缠绕在孙犁脑中的事件所给

予他的巨大伤害及对他命运的改变。而且更令人

感到震撼的是 ,这种令孙犁感到屈辱、伤害至深的

事件绝不仅仅是偶然的一两件 ,而是大量存在。

孙犁《芸斋小说 》的重复叙述主要集中于一九

五六年的疾病、老伴的去世、七十年代的再婚及离

异、一九六六年的干校学习及七十年代的解放、

“文革 ”中自杀与轻生死亡等事件上。经过粗略的

统计得知 ,孙犁对一九五六年疾病的叙述有八次之

多 ,如“我母亲就在那一年去世了 ,我也得了一场

大病。”[ 5 ]“我在四十年代之末 ,进入这个码头城

市 ,我是在山野农村长大的 ,对此很不习惯 ,不久就

病了。”[ 5 ]其他六次叙述分别散见于《王婉 》、《杨墨

续篇 》、《无花果 》、《小同窗 》和《心脏病 》。对一九

六六年干校学习及七十年代解放的叙述达十二次 ,

可见于《鸡缸 》、《女相士 》、《高跷能手 》、《言戒 》

《三马 》、《还乡 》、《冯前 》等文本中。此外 ,对老伴

的去世、自己的再婚及离异、“文革 ”中自杀与轻生

死亡等的书写分别是九次、四次与五次。孙犁对这

种重复叙述的倾向是有意识的 ,他曾在书衣文录中

写下“余近年 :老年人多颠倒 ,语多重复。心有一

念 ,顽不能散 ,一说再说 ,他人烦厌 ,而已不知。表

现于文字 ,亦如此。余青年时写作 ,一作之中 ,即使

数十万言 ,无一重复语 ,似通盘皆背诵得过。今则

不然 ,旬月之间 ,所题语言 ,即多重复。”[ 11 ]孙犁《芸

斋小说 》从个人体验出发 ,重复叙述这些个人化的

事件 ,究其原因在于孙犁认为“作家个人的生活 ,

如不能透视出时代、社会的特点 ,则以少写为好。”

“如果老是写‘文化大革命 ’时期那些游街、批斗、

牛棚 ,这就陷入了俗套。因为这些究竟还是表面的

东西 ,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 ,是四人帮罪恶的类型

性的表现。”[ 12 ]可见孙犁对个人生活化方面的不幸

遭遇的重复叙述是抱着以个人的不幸来更深刻地

暴露文革的罪恶为目的的 ,留给读者自己思考的巨

大空间 ,引发读者对造成作者不幸命运的这些事件

以深层意义上的探索 ,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叙述张

力。这些重复叙述 ,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被注入了

意义的成分。

三、叙述话语转变的原因及意义
对孙犁前后期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叙述话语的

转变 ,笔者认为有诸多复杂的原因 ,且是孙犁作为

社会中的个体必然发生的转变。

客观上 ,这源于时代使然。“时代一变 ,一切

都变。”[ 6 ]孙犁早年经历了“美的极致 ”:抗日战争 ,

而晚年则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邪恶的极致 ”:“文化

大革命 ”。时代的转变剥夺了孙犁早期创作的热

情 ,举目望去 ,他眼中看到了太多的不幸与灾难 ,作

为一个时代灾难的见证人与参与者 ,他无法从中超

脱出来 ,以全知全能式的叙述视角描写文革中的那

些表面化的东西 ,这易于滑入肤浅的展览式的描写

的俗套 ,因此 ,孙犁把焦点对准自己 ,以自己的亲身

体验来述说 ,别具一种惊心动魄的内在冲击力。

主观上 ,首先由于孙犁性格的不完善。孙犁在

一定程度上带有女性气质如敏感、孤僻 ,使他在受

到几次伤害后 ,便自觉产生一种退让姿态 ,凸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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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如他因写文章得罪过几

次朋友 ,于是就认为“关于别人的回忆 ,就麻烦一

些。初稿内容还多些 ,修改几次 ,就所剩无几了。

这是因为或碍于时间 ,或妨于人事 ;既要考虑过去 ,

也要顾虑将来。对死者倒还简单 ,对生者就要周

到。”还是“写写自己吧 ,所以近来写的文章 ,都是

自己的事 ,光彩的不光彩的 ,都抛出去 ,一齐大甩

卖。”[ 6 ]其次 ,也缘于孙犁主体意识的觉醒。孙犁

由一九五六年以来 ,由于疾病影响、“文革 ”中批斗

受辱、自杀未遂、父母皆亡、老伴也受迫害而死、再

婚又离异 ,所有这些生与死的历练 ,加之对古籍的

大量阅读 ,使得孙犁对自我有了强烈的认知 ,他不

仅对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哲理思考 ,对人生和文学

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他的《芸斋小说 》将“传

统中的实录精神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的真实论

结合 ,从对真相的书写和作家思想感情的真实表现

两个方面对现实主义作了重新诠释。”[ 13 ]它将“作

家本人内心的一些忌讳、隐秘和不测风云 ,总之是

一种被历史话语遮蔽了的历史 ”[ 14 ]甚至是“文革 ”

中所遭受的一些不光彩的事全部呈现给读者 ,使读

者看到他的“兴衰、成败、及其因果 ”。[ 6 ]孙犁自己

也曾说 :“从文章里边找资料 ,对我来说 ,还是很重

要的 ⋯⋯有的是散文 ,有的是回忆 ,有的是小说 ,都

有我个人的传记资料。”“譬如说芸斋小说 ,就带有

很大的自传性质。里面有很多地方写到我 ,都是第

一人称。那里边虚构的不太多 , 主要都是事

实。”[ 6 ]孙犁一生追求真实 ,追求生活的真实和作

家思想意态的真实 ,强调写作就要写自己亲身经历

的事 ,《芸斋小说 》可谓是孙犁究其一生最终彻底

实现了他所强调的真实观 ,某种意义上 ,达到了他

所强调的真实的顶峰。

孙犁小说叙述话语的转变有着多重的意义。

从叙述视角上看 ,孙犁小说由前期所采用的第三人

称全知全能式与女性人物式视角的交互作用转变

为后期的第一人称回顾式叙述视角 ,使得小说文本

塑造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物意象。前期小说塑造了

一大批形象鲜明生动的妇女群像 ,“其中一些典型

的女性形象在孙犁小说中屡屡出现 ,并逐渐强化 ,

形成较为固定的女性母题。”[ 15 ]这些具有典型意义

的女性意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是仅见的 ,

以往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说

基本上都是在男性视角下塑造的 ,女性始终处于被

动的“被看 ”地位或位置 ,因此她们的形象不可避

免的由于被限制在男性道德权威之下而受到削弱

与损害 ,她们的主体尚未被发现并得到应有的重

视。孙犁充分注意到了这点 ,他时常以崇拜的心情

讴歌抗战时代的妇女 ,从而继沈从文之后实现了对

以往文本中男性视角下塑造的女性形象的一种大

胆的颠覆。而后期小说由第一人称回顾性的双重

叙述视角在宽阔的时空对话里实现了两个叙述层

面真实可靠的叙述 ,为我们彰显出一个真实、感人、

立体的自我意象。这个自我意象孤僻、敏感 ,既对

自己在“文革 ”中的所作所为而自豪 ,也为自己对

亲人的疏忽而愧疚。虽然他没有像巴金那样沉痛

深刻的进行自我批判 ,但我们依然听到了他对自我

的叩问 ,看到了他那苍凉孤寂的内心中满溢的爱与

善良。这个自我意象特立独行 ,是新时期文学中一

个独特的存在 ,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史的人物画廊。

由早期的女性形象、女性母题到后期的自我意象、

回忆母题的成功转换 ,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

于叙述视角的转换所产生的巨大收获与艺术魅力。

在叙事时间的转变方面 ,首先 ,由于省略、停顿

指的是叙事速度的问题 ,“一般来说 ,叙述速度的

快慢直接呈现的是叙述话语与故事情节的张力程

度。”[ 1 ]因此 ,无论是省略幅度的增大 ,还是对引起

停顿的不同叙述方式描写评论的选用 ,在一定程度

上 ,都调节了文本的叙述速度 ,具体表现为《芸斋

小说 》比前期小说的叙述速度加快了 ,使得《芸斋

小说 》的“叙述话语与故事情节的张力程度 ”大大

加强 ,《芸斋小说 》所叙述的“文革 ”故事也就更加

引人深思 ,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此

外 ,也改变了文本的叙述风格 ,使得孙犁前后期小

说构筑起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审美世界 ,反映出孙犁

在人生的两个不同阶段创作心态及文学态度的

转移。

其次 ,孙犁《芸斋小说 》对重复叙述的采用 ,不

但使我们对文革对人性的戕害有了深刻的认识 ,也

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孙犁晚年心态提

供了一个可资打开的窗口。全面研究孙犁 ,离不开

对引起孙犁创作变化的心态的研究。因此 ,透过孙

犁晚年小说文本中大量出现的前期所未曾使用的

重复叙述 ,可以达到对作家创作本体的更深入的

研究。

对于孙犁在人生的两极早年和晚年所创作的

小说叙述话语的转变 ,笔者认为这将作为中国现当

代作家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而更加彰显出作家孙犁

的独特性存在。它们相互观照、守望 ,相互结合丰

富着孙犁的创作风格 ,因而更加完满 ,缺少哪一个

都将是一种遗憾。正是由于孙犁前后期小说所呈

现出来的迥然不同的叙述话语 ,才把孙犁推上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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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当代作家的“这一个 ”的历史地位 ,使他的小

说创作散发出永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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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n sforma tion O f Narra tive W ord O f Sun L i′s Short Fr iction

SI Zhen - zhen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 iterary , N anj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N anjing, J iangsu210097)

Abstract:Look over the short friction of Sun L i ′s earlier and later period, its narrative word have had hug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narrative angle of view, the earlier novel use the omniscient and omnipotent - like nar2
ration angle of view and the character type angle of view alternately, later friction use the first person review

angle of view; In the narrative time aspect, its novel′s changes mainly manifest in three aspects: The scope of

abbreviation increase, the descrip tive stop transform into the critical stop and the tendency of repetitive narra2
tion of later novel. There are many comp licated reas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narrative words of Sun L i′

s earlier and later novel, it both have time factor and the writer′s subjective aspect reason.

Keywords: Sun L i; earlier friction; yun zhai′s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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